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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投稿量过多，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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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了，为了方便读者投稿，

特 别 更 换 了 新 的 邮 箱

bfxbcyws@163.com， 望 周

知，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都市心情

13

2017 年 4 月 15 日 责任编辑：韩伟丽 版式策划：李艳军 责任校对：续理行

◎饮食男女

◎往日情怀◎生活拼盘

爱如空气

总感觉两个人结婚时间长

了，面对彼此再也找不到当初那

种脸红心跳的感觉了。爱情已经

慢慢地转换成了亲情，只是这样

的一份感情，多数人都是那样的

不甘心面对，特别是女人，谁不

希望自己的爱情之花长久不衰。

于是，时常会给他制造一些

小麻烦让他去处理，在我看来这

些小麻烦就是夫妻间的浪漫，也

是爱一个人的体现。我听过来人

说过这样的话：女人要是不闹腾

点，哪个男人会珍惜呢？我会在

下班的时候发信息给他，说钱包

忘在公司里， 回不了家让他来

接。

看着他急匆忽地赶来， 我觉

得这就是他在乎我的表现， 也是

爱我的表现。 我尽情地享受着他

对我的爱，谁曾想直到有一天，我

的小阴谋被他发现之后， 他便对

我有些不耐烦了， 他说：“都老夫

夫妻了，有必要这样瞎折腾吗？”

我认为的浪漫，在他眼里竟

成了瞎折腾，那爱呢？我与他之

女儿的手

女儿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长

大， 不敢说她成长的点点滴滴

我都记忆犹新， 但每件可以唤

起我记忆的往事都值得回味。

我最喜欢女儿的小手， 出生的

时候小手就是我们彼此交流的

连接。在襁褓中的小家伙，睁着

眼睛看我， 我就会用自己的大

手轻轻地捏着女儿的小手，轻

轻地晃晃， 小家伙就会露出微

笑……我买来泥模将女儿小小

的手脚都印在了上边。 现在偶

尔拿出来看仍然会偷偷地乐，

好可爱！

女儿慢慢长大， 我们的手

依然总是牵着。 过马路时我在

前面走， 把自己的大手伸向后

边的女儿， 女儿便会心领神会

跑上来用她那温柔的小手紧紧

牵着我的手， 确切地说牵着我

的指头。

女儿的手纤细又长， 现在

学习民乐二胡。 看着她的小手

在琴弦上上下滑动的样子，真

是美极了！

喜欢女儿和我在一起睡，

小脸蛋圆圆的，长长的睫毛，白

嫩嫩的皮肤， 小屁股轻轻一拍

就会翻个身， 冬天小鸟依人般

地蜷缩在我的怀里， 夏天替她

盖一床毛巾被， 一会儿就蹬得

干干净净， 横睡竖睡什么招式

都有。孩子渐渐大了，女孩子家

家的有些不好意思， 就不常跟

我睡了，在小床独睡，晚上总是

要起来给她盖几次被子。 天气

寒冷的时候我会抱过来和我们

一起睡， 女儿还大人模样地嚷

着我不和你们睡， 不一会儿又

缩到我的怀中睡着了， 并且用

她的小手摸着我的脸。 这样的

时候、 这样的感觉说起来真是

幸福温馨，其乐融融。

我经常头疼， 每每这个时

候女儿都会关切地在一边嘘

寒问暖。 看到我疼的样子，她

会给我端来一杯水，学着电视

里教的方法，用自己的小手按

摩我的头，一边按摩一边还煞

有介事地说：“爸爸不要哭啊！

按摩一会就会好的，你睡一会

吧……” 这个时候我心里就会

格外满足。

女儿终究有一天会长大成

人， 但是我们之间大手与小手

的交流不会停息。 因为大手代

表了安全、可靠和温暖；小手代

表了女儿的孝顺和对父母的

爱。

文/严寒

酸瓜瓜

酸瓜瓜，对许多人讲是陌生

的，在我们老家，酸瓜瓜是一种

常见的植物。 树冠形状像野刺

玫，枝繁叶茂，而且多刺，对土壤

的要求也不高，所以父老乡亲们

常常把它移栽在菜园和门外做

篱笆用。 酸瓜刺也极易成活，我

经常见人们随便弄个坑，把挖回

来的酸瓜瓜刺往坑里一扔就不

去管它了。若遇上雨天，酸刺被

雨水浇灌过了，照样茂盛的丝毫

看不出被移栽的样子来！它一点

也不娇贵，也不扭捏作态。

小时候， 孩子们都嘴馋，每

到四五月，无事时，我们就三三

两两约在一起出去摘野果，挖野

菜， 山里的野果种类比较多，酸

瓜瓜是所有的野果里成熟最早

的了。

阳春三月，酸瓜瓜的叶子就

朝气蓬勃生长起来，小小的白花

也悄悄地盛开了，由于花开的太

小，一串串抱在一起也赶不上一

朵狗曲子花大小，花吃起来是清

甜的， 却没有香味散发出来，所

以我们也不去认真观察它。等到

有毛茸茸的绿色果实渐渐露出

头来，顽童们的眼睛便跟着亮了

起来，迫不及待在刺蓬下转来转

去， 酸瓜瓜的果实并不好吃，轻

轻咬一下，那酸，让你浑身打一

个激灵，酸味很快地从头传到四

肢，它比任何东西的酸味都更能

刺激人的味蕾。

我们这些顽童们，略等果实

长大些，酸瓜瓜树下就成了我们

的乐园，为了解馋，我们使出浑

身解数，挤的爬的踩的，不管你

小心不小心，最后每个人多多少

少都要带着伤、挂着彩才能有所

收获……

我们那时的老粗布衣裤是

不怕被扎的，不一会儿，我们的

衣兜里装满了战利品，但是每个

人的小手可就不好看了，扎出了

不少血，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从小

野惯了的孩子来说，这点伤算不

得什么，大人们看见也不会大惊

小怪，在他们看来，庄户人的孩

子只要不饿着、病着，其他的事

都不算个事，完全放养着我们长

大。

酸瓜瓜的绿是我这辈子见

过最美的颜色了，那是一种果子

所具备的水灵透亮，在阳光照射

下， 那透明的光晕一圈一圈，能

看见果肉和脉搏，里面的籽也能

看得清清楚楚，酸果的体型不是

太大， 最大的有指头肚大小，放

一粒在嘴里，轻轻一咬，便有一

股酸水“噗嗤”一下蹦了出来，如

果牙略微用力，它便将五脏六腑

都一股脑儿翻晒出来， 那个酸，

让我此时边写还边流着口水！

那时候的我们，摘了酸瓜瓜

不一定都为了吃，大部分孩子是

无福消受这股酸味的，因为它酸

得人刻骨铭心，我们把酸果子用

刺串成各种玩具，小的果实做头

聚会

最近，常常想起初三那年的

除夕聚会，十几年过去了，每次

想起来，仍然是……

初三上半学期的期中考试，

我总算咸鱼翻身，还不错的成绩

换来老妈的表扬。雯子也进入了

班里的第一梯队，沾沾自喜之余

两人便开始谋划年三十招呼一

帮朋友玩通宵的“阴谋”。传统观

念里除夕夜要在奶奶家吃团圆

饭，80后的我们被家长管得很

严，更不允许在外过夜。我和雯

子分头行动，趁着老妈心情不错

的时候说了我们的想法：年三十

要和同学一起过。 令我惊讶的

是，老妈虽然严词不许我在外过

夜， 但是可以叫同学到家里玩！

当时我心中窃喜这回连地方也

解决了。

◎昨日重现

和四肢，大的做身子，串成娃娃、

马、狗狗、猪等，玩得不亦乐乎。

刚出土的酸瓜瓜枝杆也可以吃，

我们给它美名“刺壶壶”。刺壶壶

反倒是比酸瓜瓜容易入口，刺壶

壶上有一层毛茸茸的小刺，不过

刚长出的刺并不扎手。轻轻剥开

外皮， 里面的肉白白嫩嫩的，吃

到嘴里一股草香味儿，不过刺壶

壶比酸瓜瓜难以得到，得在刺蓬

下扒拉着土找，那时的我们为了

吃，真算是呕心沥血了！秋天的

酸瓜瓜和葡萄干的样子一样，不

过也被我们糟蹋得所剩无几了，

叶子落了的酸瓜瓜树上全剩下

了刺， 我们也无心去留恋它，冻

土里的水萝卜又成了我们的新

宠。

酸瓜瓜虽然是那么的不起

眼，不出名，但它伴着我一路长

大……这些年我回故乡探亲，再

也没见到这种植物了，酸瓜瓜成

为了人们尘封在记忆里的故事，

再也不会被我们的下一代人珍

藏和想起，但是它们永远是触动

我心底的那份留恋和灵感，岁月

越深，它越浓……

文/李晓萍

间的那份爱呢？ 见我如此较真，

他叹了口气说：“这爱都融入平

时的生活中了啊，你也不看看哪

对夫妻，结了婚之后，还整天将

爱挂在嘴上。”

我说不挂在嘴上，难不成日

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点激

情都没有？他说：“爱已经如同空

气一般在彼此的生活之中了，你

想想要是没有了空气，你还能活

不？”爱如空气，为什么我就体会

不到呢？

见我还没开窍， 他气得说：

“每天早上的早餐， 换季时为你

找出来的衣物，还有每天为了让

你多睡一会儿，我负责去学校送

孩子。我所做的这一切，难道说，

你都看不到？ 你这人是真麻木，

还是对我就是无心？”

他的一番话，一下子点醒了

我。是啊，我天天强调的爱，对于

他来说，已然都给了我。我所要

的是形式，可他给的却是那般的

深沉。 还记得有一回我生病，由

于半夜要口服一次药，他让我安

心地睡， 事后为自己定了闹钟，

到了时间，顾不得穿外衣，便下

地帮我倒水拿药， 这不是爱，又

是什么呢？

眼圈一下子湿润起来，细想

一下， 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

才算是真正的浪漫啊！也就在那

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这世间

多数夫妻的爱，就如同这空气一

般，你看似平淡，其实都像空气

般不可缺少。

此时想起了这样的一首歌，

让我对这份爱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我能想象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

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

当成手心里的宝。” 歌词中所写

的慢慢变老，不正是此时我们所

经历过的事情吗？不正是这份平

淡的爱，所结出最美的果实吗？

文/朱凌

雯子那边进展也很顺利，她

父母同意只要吃完年夜饭就放

她自由，雯子爸爸还把家里的录

像机搬到我家， 供我们娱乐。一

切就绪，开始拉帮结队。转眼就

到期末考试了，我们拉拢的自然

是方圆几十平方厘米内打的到

骂的着、传的到小抄开的起玩笑

的“狐朋狗友”们。一切都是秘密

进行。其实大家早就想过一个和

同学在一起的年三十，虽然不知

道他们都是用什么方法说通了

家里人，总之一切在我们的期待

中顺利进行着……我们还为这

个特别的聚会购置年货，除了一

些零食还买了许多花炮，另外订

制了一个大蛋糕，准备在午夜12

点时共同庆祝我们16岁的生日。

蛋糕上写着每个人的乳名和新

年祝福。

1999年的农历新年终于到

了， 在奶奶家吃完了团圆饭，我

就早早跑回家等待朋友们，雯子

和几个女生最先到，我们开始在

家里挂气球、 喷彩带，8点刚过，

朋友们就三两结伴陆续到来。家

里变得越来越拥挤， 吵吵嚷嚷，

像个大集市。 有的在客厅打扑

克，有的在卧室唱卡拉OK，还有

的在厨房做夜宵，各自找喜欢的

娱乐项目……

很快， 窗外传来的鞭炮声

越来越密， 新年钟声就要敲响

了，我们拿出生日蛋糕，点燃蜡

烛，关掉所有的灯，在昏暗的烛

光下，大家各自许愿，一起度过

了一个特别而难忘的16岁。接

着就是下楼放炮了， 年三十的

新华广场， 除了我们这帮疯丫

头、野小子外，只有白雪映衬着

昏黄的路灯和蓝色果皮箱。男

生们疯了似的买了几大捆“神

鞭”，点起几根就相互追着满街

跑，我们放肆地大笑，那种肆无

忌惮是成年后的我们再也找不

回的情绪。

不知道是哪位家长大人到

班主任家拜年，把我们年三十聚

会的事情透露无遗，甚至还提供

了一份详细的名单。对此班主任

对我们这些不成钢的铁恨得咬

牙切齿，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女

生到班主任办公室掉了几滴眼

泪，事情才算过去。不过，以后我

们做事也收敛了许多。

亲爱的同学们，不知道你们

是否还记得曾经的我们？在不同

城市奋斗的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文/武婧


